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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溪湖

茶 城

暮色将近，车子进入站点
从人流分支处
有一条路是通向茶城的

像池塘般安静，劳顿泡在一杯
水中
坐下来品茶，也品对面的人
水很甜，暖色空气，从陌生词韵里
拉近距离

偌大茶城，灯光下，白纸黑字是
主角
我们都是台下赤脚的演员
十八般武艺，从刀口切割数字
的人

她们喋喋不休。我想出去转转
从深冬，取出肋骨
温一壶热酒壮胆，写李白那样
的诗

置 换

指缝间漏掉的时光，堆成了小山
成为石头，废铁
或者是，生活与视线的障碍

母亲从来不舍得丢弃
塞满四合院所有空闲房子乃至
角落
有时滔滔不绝
出现在她不经意的口中

直到生锈，腐烂，变成陈芝麻烂

谷子
两代人的观念，各执一端
从固执的思想去打开另一个缺口
和置换事物的多面性

我开始理解，所谓旧色光景
是怀念与依赖，也是记忆发光的
部分

潮 汐

千百年来重复的事从未厌倦
沙滩上深浅的脚印
被潮水打磨，抚平一些人抓不住
的情绪

或许，它早就习惯了海岸
悲欢与聚散
胸怀，依旧宽阔无比
每天小心翼翼捡拾着人间的眼泪

那么多盐分和苦涩
让它坚定生活和不变的初心
并在有风的晚上
把际遇的细节，全部讲给礁石和
水草

你看它周围站立的石头
冷漠，坚硬如铁
像一个人经历后面对的潮起潮落

另一种真实

深藏生活之外，或低过流水的
行程
如薄纸上的密码
在秋天，风一吹就生出金子

多少笑容里，代替的谎言
明知内心有一把刀
握在你手中，只需轻轻一挥，便可
切出真相
和你不愿承认的事实

我们还是在大雪来临之前启程
那些发光的，如星星
沉睡在河水上游，它们顺应自己
宿命

只适合，活在你看不到
在受伤时，想起它
始终潜伏体内，等一个人觉醒后
的指认

一闪而过的事物

并非有意留住什么，它从眼前
闪过以后，只是当做
流星，照亮黑夜里，像我一样发呆
的事物

并且，思想是从其它空间
——— 突然惊醒
面对现实，依然感到
疲倦、颓靡，甚至是在这炎热的
夏季
对任何事物提不起信念

它的出现，尽管是
我看不清它真实面孔：眼睛、鼻子
或形体的大小……
而我依然对它充满了感恩

如站在茫然路口的人
深深划过的，擦亮我们内心天空
的闪电

旧衣服

带着体温的旧衣服，我始终把
它们
当作好友，或是老知己
无数次，在水中浸泡
除却疲倦与汗渍，颜色慢慢变淡
甚至是，破洞
形成我透彻它内心的窗口

依然那么干净，时间的断层里
——— 它们的影子
是沉默的，如同那年我一个人行
走在异乡
看着路上的车水马龙
视线模糊，而又找不到归处

再次清洗，折叠、打包
送它们远去，就像送走的一个个
亲人

脚下的黄沙

在沙地上行走的脚印深浅有序
内心天平的分量
与它有关，常常边走边想，如果身
后有风
突然间会被夷为平地

容不得我们去留恋，须掌握
行走的方向，每一步
如履薄冰，对未知的事物产生
敬畏

这是我，不惑之年对生活
理性的认知。砂砾的大小坚硬，
经过筛选
它们也有自己的位置

我需要对世间，重新打磨一遍

顺着一条弯曲的流水
向东，淘洗出黄沙旷劫中隐藏的
金子

大雪午后

它落满初冬的额头，午后的光
格外耀眼
我还在周末的梦里徘徊

对窗外的事一无所知，只感觉世
界变成白色
阳光进入房间转了一圈
就出去了，时间快速恢复寂静

这时，我才蓦然发现
繁华的大城市
仿佛与我没有任何关联，冷峻、
陌生
臃肿的路上竟然会
迷失方向，未来扑朔迷离

我看到一朵雪花
在寒风中，抱紧了磨平棱角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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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在北屋与西屋夹角间栽棵石榴树
吧，忒好看！”我老家院落翻修一新后，三
姐提议。
  在我院落植树的计划里，我并非是在
那里栽石榴树。因为那里先后有过两棵
石榴树，三姐是想大致恢复原貌。是不是
在那里植，我还是有些小纠结，等来年再
说吧。一时定不下来的事，我往往是暂时
搁置待再看。
  老家院落在村北头，是1963年发大水
时，父母原在村南头的老窝被冲后新建
的。父母俱不在了，当时灾情及灾后重建
我一无所知。只知大姐是那些时日生的，
试想一下，虽当时有乡亲帮忙，其艰难亦
是不可想象。那年建的三间西屋如今还
有两间半，父母以及我们姐弟六个最初便
挤在西屋的石头房里。
  大概是1980年，我五岁时北屋石头房
又起，共是四间。邻街应是父亲预留了一
间未建，是不是实力不允许，从未问过他。
也因预留这一间，西屋让出了半间，三间

房 成 了 两 间
半。预留的这
一间，先是柴
草棚。就因为
是个棚子，却
是我和小伙伴们藏迷迷的好地方。这一
间应是又过了几年建的。20世纪90年代
初，父亲退休后，还和母亲在这间屋子里
经营过两三年小卖部供我读书，也算是生
金之所。
  那年的老家，北屋、西屋，东侧一片空
地是小菜园。北屋是父母和我这个少爷
住，西屋是几个千金住。五个千金，随着
工作、出嫁，一个个都出溜出去后，我便转
到西屋睡。好像时光都是在西屋溜走的。
  最初，西屋的窗子是木格子窗，窗户
不是太大。北屋建起后，有两间是玻璃
窗，其他依然是木格子窗，横平竖直简单
的木格子窗。父亲在当地供销社上班，有
时会回家种地，既有着扎根土地的坚守，
又有着见过世面的开拓。有一年，父亲找

来木匠，一鼓作气将西
屋的木格子窗全换成
了玻璃窗，西屋一下子
便亮堂起来。从儿时
起，便喜欢看北屋与西

屋夹角间的石榴树。
  那石榴树长得有些奇特，从根上便两
股纠缠，树干自曲，开枝散叶而团团簇簇。
夏日花开，一树粉红；冬日逢雪，如梅绽放。
从北屋窗、西屋窗皆可望，一窗粉红便是不
同的画。儿时，我曾羡他人家的一树榴红，
觉得我家榴花粉得淡了些。将至少年，方
知粉色之味，如淡雅浪漫之美人，可遇而不
可求。如今更以粉花石榴为稀为贵。
  花一落，一口口小钟渐渐悬起，风一
过，虽无钟声，摇曳却也多姿。小钟渐渐
长大、长圆，甚至咧开嘴笑，露出小白
牙……中秋佳节，一家人分些石榴吃，或
送一些乡邻亲友吃，便有甜美在心。
  1998年春，父亲去世前，这棵石榴树
已无生气，好在它旁边又生出一棵幼树。

那时，我在外当兵一年多。新石榴树的成
长，我并非时常所见，我甚至从未看到过
它的花开花落。但它不以我见与不见，一
直茁壮生长着。
  我成家后，母亲又随我妻女奔赴武汉
我当兵的驻地，离家便是三年之久。我
2008年退役前后，母亲先是随我一家在县
城附近租房。直到2009秋在县城买了房，
母亲才随我们定居在县城。那些年，母亲
随我是漂着的，只是家里的新石榴树一直
留守故土，但好像我也从未在意过它。
2012年夏，母亲逝世，我才发现这棵新石
榴树也死了，并且再没有新的长出来。
  老家的院落有时炊烟也会升起。村
里很多户人家，老房拆了，一些盖房的人
临时借住在我家，等新房建起后再搬回
去。母亲逝世后的几年间，先后有三户人
家在我家院落里居住过。
  2021年我们开始修整房子与院落。
院落一新，门窗一新——— 在我心里，那一
抹粉红，自然永远也是新的。

那抹粉红
北耕

  幸福，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只是一种
期待、一种祝愿和一种美好，是望人好自
己亦好。无论天涯海角，只要你过得比我
好；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会发自真心，并
且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快乐着别人
的快乐，幸福着他人的幸福，而有时候却
不一定让对方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幸福，其实又是一种感觉，来自于你
知我懂与彼此欣赏。大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说了，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几个
心底和言行举止都正直善良的朋友。看
得出，幸福与朋友乃相辅相成休戚与共，
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同胞姐妹了。在
工作中，生活上，我们遇到一些志趣相投，
谈得来的朋友，在相处聊天的过程中，你
一言我一语，上下五千年，总有说不完的
话；而到了听雨品茗时间，彼此又不约而
同变成了默默无声，尽享着听雨的那份静
谧与清凉，你懂的我的欲言又止，我知你
的不言而喻。
  幸福，其实还是一种感恩、一种舍得
和一种修行善举，渡人渡己美美与共。从
孩提时代懵懵懂懂开始，我们在父母老师
的叮咛声里，于感恩中体验成长，在成长

中 感 悟 幸 福。
那时候，更多的
是一种大人与
孩子之间的面
对面教诲，以及
耳提面命耳濡目染的家校教育，徜徉在幸
福中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令人难忘的，
它无疑是大雨滂沱中有人撑起的那一把
伞，是大雪漫天里悄然而至的那一辆装满
炭的车，还是他人身处逆境时有人果敢伸
出的那一双双援手。帮助他人，快乐和幸
福的却不仅仅是自己。
  幸福，其实就是找一个随时随地可以
说话的人，倾诉诉说彼此人生。如果在生
活中，你遇到或是遇着这样的人，那么恭喜
你，你是幸福的，更是幸运的。人是需要倾
诉的，同样的也需要倾听。当遇到的事情
太过棘手，心理压力大到超出了自己的承
受能力，不妨是这样，与其整天憋闷在心
里，不如找一个自己信得过并且懂你的亲
人，或者同学朋友，勇敢说出胸中的块垒，
也许在聊天谈心的过程中，不经意间，那些
憋闷与彷徨已经悄然消融掉了，让一切随
风去。感谢生活中这位随时随地可以说话
的人，让我们重新找回了自己青春，阳光，

活力四射的样子。
  幸福是什么？夜
深人静，我们经常扪心
自问，相信一个人有一
个答案，一万个人会有

一万种回答。老话说得好，幸福的人们大
都是相同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同。
其实，对于每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福，都是
在某一阶段相对来说的，两者之间还会相
互转换与改变的，没有谁永远幸福着，也
没有谁一直不幸痛苦着。那些感觉幸福
的，无非是遇到的事刚好顺心如愿，而不
幸福的，也无非恰巧遇到的结果事与愿违
而已。人生的常态即是“悲欣交集”，感觉
到幸福，偶尔也痛苦，花开花落，得得失
失，未觉池塘春草梦，悟开了想开到这些，
其实都没什么，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幸福，自然是小满半称心，凡事看淡
想开。杭州灵隐寺门前有副对联“人生哪
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早已经给世
人指点了迷津。祝福的话我们经常说，
“恭喜发财、万事如意”，“生活幸福、工作
顺利”，年长的，有些阅历的明眼人都懂
得，这不过是过年的话，多了一些祈福与
祝愿罢了，委实较不得真，想到和看开这

些，会让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得之淡然，
失之泰然”。工作上，生活中，经常遇到不
开心，不如意的事，本是人生的常态，我们
既然躲不过，那就万事始于一，不妨学着
前辈的样子，面无惧色坦然以对，像高尔
基说的那样，做一只勇敢的海燕，“让暴风
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幸福，自然是每天都在身边，陪伴我
们人生经历中的一种感悟一种收获。“未
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这既是
一种人生常态，又是一种追求幸福的态
度，在我们历经沧海桑田之后，蓦然回首，
曾经过往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其实都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恰恰相反的都是人生
中不可多得的一种收获。

幸福，其实很简单
小城大卫

微风吹，麦浪美
陈建志（山东）

微风吹开了小木屋的门窗
外面是涌动着金色光芒的麦浪
这里是我邂逅心上人的地方
原来阳光可以照在我身上和心房
你甜美的笑容让我心头荡漾
像是被风吹过的麦浪
誓言决定一起走向诗和远方

流水向东（组诗）
王相华（山东）


